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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坛又谱广陵散
———林纾书画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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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纾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长期被忽视。考察林纾的绘画经历，分析其创新之处，认为他在绘画

上有三大特点：一是师承有自而重造化自然；二是挥毫越甲子，勤于作画；三是笔墨独特，自创新法。

此外，题画诗和画论亦是林纾独特而有价值的艺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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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史中的失踪者：林纾

如果说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因论战失败而盛

名不再，而近百年来，“一代画师入能品，百家词

派洗闽人”（郑守堪《吊畏庐》）［１］的林纾画作多

已失踪，难从寻觅，现代美术史论著几无所论及。

“林译小说”如此著名，“译才”之称，似乎成

为了林纾在文坛上的谥号，①几乎掩盖了林纾的

绘画成就。

而他的朋友郑孝胥《赠林琴南同年》称：“文

如至宝丹，笔若生姜臼。一篇每脱稿，举世皆俯

首。平生不屈节，肝胆照杯酒。纷纷野狐群，忽值

狮子吼。京师奔竞场，暮夜孰云丑。畏庐深可畏，

斧钺书在口。隐居名益重，方使薄俗厚。奈何推

稗官，毋乃亵此叟。敛才偶作画，石谷辄抗手。亦

莫称画师，掩名究无取。”［２］其实，著述、译述、作

画、执教是林纾一生的职业，也是他谋生的手段。

其画作数量不少，但保存在博物馆及藏家手中流

①　１９１２年康有为曾写信向他索画，林纾为之画了《万本草堂图》并题诗相赠，康有为所赋诗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
心……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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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至今的很少。他落寞后，画作罕有人提及，世间

也不再视为珍品，连梅兰芳最为珍视的《祝寿图》

也落入他人之手，所幸终得归故里。① 当日最有

名望的画家就这样身后寂然无名，其作大多化作

尘土。

林纾之文名、声望之不彰也久矣。今天，我们

寻觅打捞这样一位当时“天下第一流”（梁鼎芬题

林纾画背）［３］的画家史迹，恍然惊世，有“出土”

之感。

当年曾在京师大学堂听过林纾讲演的著名学

者金毓黻，在其去世之日曾感慨道：“今日之士不

悦学，惟知纵欲任情，恐继起如先生者已无多人，

则先生之诗文书画，亦当以广陵散视之矣。”［４］同

书又录有林雏《林畏庐诗》：“劫余此老堂堂在，

三色人间自不磨。鬻画料应题甲子，论文端不废

江河。一时名宿风流尽，终古烟云世变多。烽火

四郊还满纸，埋忧地下竞如何。”极尽感概。

林纾的画作在他生前死后一直没有大规模出

版，除他的合作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当年纪念性地

出版了《畏庐遗迹》一、二集，也只有一两幅作品

偶尔零星刊布在各地藏品册中，与研究其文学、翻

译成就的连篇累牍的作品相比，几乎没有一篇像

样的文章涉及其艺术成就。②

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在记画家陈师

曾事时附及：“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

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大雄山民纯学耕烟，苍

劲密蔚，补柳翁则师田叔，间学大小米，论功，姜自

在林上，林则译书作古文，能事多劳，画以人

重。”［５］黄浚为林之弟子，也是才人所评，又是去

世后，当属确评。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当月发表了《林琴南先

生》长文：“有人说他的画较他的古文为好。”［６］郑

振铎应该是赏评过他的作品较多的人之一，故有

此言说。

１９２６年１月，吴昌硕、张元济等林纾生前的
朋友将他的遗画运往上海三山会馆，开了两次

“畏庐遗画展览会”。第一次展览屏条、堂幅、册

页、长卷等上百种，第二次专选精美作品 ２０种。
观摩者称他的画境“已入神化，无往而不精警

也”，或赞“落笔弗俗，且无一点烟火气，叹观止

矣”！著名画家朱应鹏作《林琴南遗画展览会参

观记》，其中一段写道：“林先生的画也和他的文

章一样：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为殿笔，虞山派的

图画也以林先生为殿笔了。”

顾廷龙先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将燕京大学所
收林纾之遗稿整理刊布为《春觉斋论画》，首次展

示了林纾在论画方面的理论学说。③ 顾廷龙在

《春觉斋论画后记》中论述：“畏庐先生善为古文

辞，译泰西文名著数十种，人莫不称其最先介绍之

功，顾余事六法，亦臻上乘，得之者珍为拱璧。以

先生于学问艺事，并皆研精入微，其独到处为人所

不可及也。”但这样重要的成果后来依然没有得

到重视，其书几乎没有在后人的研究成果中提及

过。自此以后，社会、学术界对林纾艺术几无文字

述及，林纾成了画史中的失踪者。

迄至近年，邓云乡《北平笺谱史话》中这样写

道：“畏庐老人所做境界极高的文人画，师法南

宗，用笔萧疏有致，所选都是山水小品，写宋人词

意，高古处如林如竹下小室轩窗，构图十分简洁，

而章法笔法极为高妙，秋情满纸，只此数笔，便把

观者引入词境了。又如斜日起凭栏，垂杨舞暮寒。

柳丝从画面右上方下垂飘拂水阁之上，轩窗高敞，

栏杆静寂，柳丝不多而极神韵，有凉风吹拂之感。

画家议论有‘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之说，而

且柳丝越少越长越难画，近代画家中，余所见到唯

畏庐老人及大千居士，能笔随意到，画出柳丝神

韵，他人不足道。”［７］云乡先生从赏笺到论艺，是

林纾去世后数十年间罕有的对其艺术的正面、深

入之论。

　　二、挥毫越甲子，苦心向丹青：林

纾绘画历程与内容

　　林纾习艺并非半路出家、偶拈画笔，也非由字
入画，虽没有家学传承，却是少年拜师，专心习画。

他所撰《石颠山人传》叙道：“陈文台，字又伯，温

陵人。纾事山人二十六年，得山人翎毛用墨法，变

之以入山水。”“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月或

呕血斗余，不亲药，疾亦弗剧。然一日未尝去书，

０１４

①
②

③

央视《国宝》栏目曾有专题。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评其山水“初灵秀似文征明，继而浓厚近戴熙”；李晋铸、万青力的《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有专

节介绍林纾；阮荣春、胡光华的《中华民国美术史》称赞林纾山水画：“笔墨浑厚，融南北诸家之长于一炉。”

顾廷龙：《春觉斋论画·后记》，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本，１９３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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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尝辍笔不画。自计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

饱读吾书，且以画自怡也。”［８］古人有读书疗病养

疴者，但未闻如林纾之以读书、作画延命者，十年

以画疗病，堪称画史奇闻！其于读书作画之痴心，

于此可见。绘画成为了他一生的志趣与生活、事

业！他如此用功，奠定了他成为杰出画家的深厚

根基，而且与他苦难的青年生命融为一体，终生

难舍！

然检点林纾史迹，林纾“余少悟画理”，习画

则更早。《春觉斋论画》有记其１１岁即心慕手仿
所见汪志周之作：“吾乡林恭甫先生曾藏汪画四

巨帧，余年十一岁时，曾一见之，峭壁插空，然妩媚

动人。迨长，粗能作画，则闭目穷追其状，终不能

到。”汪志周即陈文台师，擅山水花鸟，喜画巨幛，

林纾亦得其传，亦可属之诏安画派。

林纾所撰《黄笏山先生画记》①一文中还自

记：“余年十六，省府君于台湾，始获拜黄韫山先

生于李氏寓斋……逾年，笏山先生以长松巨幛赠

李氏，则奇古苍郁，一鹤立丑石上，振翮欲飞。余

每遇李氏，辄吮笔摹抚之，凡数十百次，不复一似。

先生善松、竹。余不善竹。画松则私淑先生四十

年。觇先生风节者，可于画中求之矣。”［９］今画集

中就收录有其在台湾时所作作品。

林纾中年时忙于译书、写古文，曾中断作画约

十年。１９０１年，年近６０的林纾入都，先是讲学金
台书院，继在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等处任教。

１９１３年离开京师大学堂后，他更心无旁骛，潜心
绘事，遍临宋代“两米”、元代高克恭、清“四王”诸

家，画风大变。他致力传统山水画，追求宋元遗

韵，着力师法吴墨井而以己意出之。至１９２４年逝
世前，这２０多年间，他除了教书、译书、卖文以外，
大量时间用于绘画。“卅载倾心沧趣楼，风流宏

奖世无俦。自经导诱诗源得，尽览收藏画笔

遒。”②可以说，他晚年“画笔遒”，创作量是巨大

的，从巨幅到扇面，从题韵到合作，故京城名流显

宦均争求其画，络绎不绝。所谓“画以人重”，最

真实地体现在他身上。由于他倦于应付，但朋友

之所愿，则倾心而为，唯恐后人。陈衍曾记其事：

（他搬家后）“四壁家徒立，思君画帖悬。打门来

急递，梦寐通幽赏。”③

因林纾的文名，当时刚刚在艺坛冉冉升起的

齐白石有些为之抱屈。《白石诗草》卷二有诗《题

林畏庐画幅》：“如君才气可横行，百种千篇负盛

名。天与著书好身手，不知何苦向丹青。”［１０］“不

知何苦向丹青”，玩其意，究以大事相寄相期耳，

而不愿前辈倾心山水之中，毕竟在那个动荡的年

代，艺术乃余事。而对于林纾而言，也只能“苦心

向丹青”，以托其志，为中华之艺术续写新的篇

章。１９２１年，林纾７０岁生日，齐白石曾画梅图祝
寿，并题诗赠之。齐白石小林纾十余岁，极推其艺

事，不做惺惺相惜态。几年前尚处于困顿中的齐

白石，此时就是因林纾之点评而身价顿显。④

因新旧文化论战而败落的林纾，感奋之情常

发于画。《晨起写雪图有感因题一首》：“十年卖

画隐长安，一面时贤胆即寒。世界已无清白望，山

人写雪自家看。”他一生自食其力，卖画是他重要

的生活来源之一。“余卖画长安，佐以卖文，萧然

一老布衣。”

“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书空。老来

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⑤晚年的林纾，书

画经常描绘早年在故乡的淳朴宁静的生活场景，

“故园清地足烟霞，遭乱年来不忆家。点染乡山

图画里，先生独坐注华南”。陈声聪《兼于阁诗

话》载樊增祥题《南湖归隐图》：“光绪而还画手

难，惟君刻意拟荆关。琴南画著琴天句，知是闽山

是楚山。”［１１］人到暮年的他，对故乡无比眷恋，尤

多为故旧亲朋之请而作，故画作均深具寓意，或直

抒晚年零落心境，或追忆童年故乡生活，展示出这

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晚年时真实的心境。朱羲胄

《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晚岁，更鬻画以自赡其

家计，虽友朋门生多显贵，而独以自食其力为甘。

未尝屑纳不劳而获之金。”但他并非有求必应，唯

利是图。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那年，恰逢吴

佩孚５１岁生日，吴出巨资请林纾绘一寿图，便为

１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黄笏山，祖籍福州，出生于台湾淡水厅，精于书画，善写意花卉，尤工水墨兰竹。与黄韫山为兄弟。林纾见其画非常欣赏，因而产

生了学画的浓厚兴趣。李氏，李彤恩，林父挚友。

林纾：《七十自寿诗》。

陈衍：《石遗室诗集》，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刻本。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曾写道：“（１９２０年）因朋友（朱羲胄）之介，将所画团扇交林纾，林看了大为赞赏，誉为‘南吴北齐，
可以媲美’。”从此成为画坛公认。林纾与齐白石两人成为朋友。

林纾：《畏庐诗存》，民国丛书影印本，１９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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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断然拒绝。

林纾画作最早印行也是其身后事，在他去世

第二年１２月，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印行了《畏庐
遗迹》两集，共２８幅。① 在其扉页上写道：“先生
晚年尤致力于山水，每有得意之作，便鰃庋筐笥，

不轻示人。甲子归道山，年七十有三，尽丐所藏集

即以公诸世。”此书由其同乡、著名书画家、时任

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的黄葆戊题签，１９２５年出
版，１９３４年又予以重印。

　　三、真山真水，写生写命：创新与

特点

　　林纾是京门画派的开拓者，为上世纪２０年代
的画坛巨擘，几无人可及。他的画名曾经轰动京

城，得其寸简尺缣者，无不视同拱璧。《清史稿·

文苑传·林纾》：“尤善画山川，浑厚冶南北于一

炉，时皆宝之。”［１２］与前代画家相比，林纾得益于

走遍山山水水，遍观名家真迹，这把他的艺术创作

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郑振铎在《近百年中

国绘画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他虽以真山真水的

写生写命，实则是具有很浓厚的传统作风的。”［１３］

林纾以山川为友，得江山之助，每到一处，见

殊胜风景，总是逐处留心，撷其精粹，并一一形诸

笔端。花鸟得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

能写高松及兰竹，亦间为翎毛花卉。同时又不断

求新求变，而不是粗制滥造，鲜活的青绿山水、小

巧的团扇低笺，均反映他艺术创作的用心之处。

林述庵《观琴南作石颇有所悟》评林纾画石诗：

“偶描色相存真品，大露锋棱已不才。”［１４］

他的作品以山水为主，灵秀处略似文徵明，浓

厚处近戴熙，后取法“四王”，师王原祁、王，而

以己意出之，独创一格，他善于用干笔皴擦，清秀

雅逸，笔力雄浑，尤擅长青山绿水，用色明丽而不

艳俗。观其画，好像徘徊于湖光山色之中，给人心

旷神怡的美好享受。

林纾一生热爱描绘柳树、松树，在他的山水画

作中，柳、松是极为常见的意象。郭白阳《竹间续

话》卷四载：“林琴南先生画，世重其山水，不知鹌

鹑与柳，亦先生之能事，故自称补柳翁。”［１５］

他晚年的绘画，更是多次将松树作为绘画主

体，画面顶天立地、气势磅礴。他不追逐名利的风

骨，淋漓地展露在他的山水字画之中。

林纾绘画有三大特点：

一曰师承有自而重造化自然。林纾的画作承

自地方名家，但随着他壮游天下、师法自然、得检

名迹、取法于传统山水大家，他不仅得名师指点，

还在摹古盛行的时代得见前人所难见到的精品，

尤其是故宫所藏。时逢珂罗版印行名画于世，还

可以得见西洋画法，所以见闻远于古人，林纾是幸

运的。他极重师法前代名家人物，对当时习“四

王”之风也恪守谨严，晚年力学吴历，尽弃沈石

田、蓝田叔之法，一力追逐渔山、石谷，擅巨幅，尤

喜其“神澄气定”。他又曾自题诗曰：“平生不入

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

攻苦学名家。”持才论画，艺人天性。在这点上他

不仅为当代人所无法企及，而且与其同时期的陈

师曾等也难以与其比肩。

顾廷龙《春觉斋论画后记》曰：“先生之画，师

法渔山，渔山尝浮游于澳门，多觏西方名迹，故其

设色，颇受熏陶。先生既私淑之人，又见闻之广，

出渔山上，融化笔墨，自宜更甚，故实为沟通中西

文化之一人。”②

二曰勤于作画。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载：

“日必作画数事、译书千余以自程。”“溪山无恙尤

堪画，甲子长存不废吟。”［１６］陈衍《福建通志》：

“性勤事，不可休。卖文译书外，肆力作画。”③朱

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越七十龄而犹屹

立画案前，日可六七时，劳作不少休。”

三曰自创笔法。林纾作画时对笔墨材料把握

十分独特，著名画家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评其：

“喜用湿笔，得王廉州神理。”［１７］他根据自己对墨

分五色的理解，把不同深浅的墨分盛五碗，作画时

分蘸使用，用墨力求干净。黄宾虹在《致胡朴安

书》中写道：“画家以浓、干、黑、淡、湿、白，得用墨

之秘钥，近人林畏庐作画，必调五色墨水，分别其

浅深而用之，此为初学者简易之法。”［１８］说明林纾

在画法上的创新。

林纾作画，有人说与内府所藏大有关系，亦应

与珂罗版印刷作品大有关系。自珂罗版书画盛

２１４

①
②
③

１９０８年出版的《技击余闻》于１９１４年再版时，卷首即有其笔画精美的全图。
顾廷龙：《春觉斋论画·后记》，１９３９年刻本。
陈衍辑：《福建通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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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虽家乏收藏，不难见古今名人真迹。纾因得四

王、墨井、南田，上及宋元诸大家杰作，“擅能

品”。这对醉心而又早具功力的艺术家来说不能

不说是幸事，更由于他的支持方和合作伙伴商务

印书馆自１９０７年起大量以珂罗版技术精印古代
名画，无疑使其又获得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源。

文人画罕有巨幛，近代职业山水画家除黄宾

虹之外，也罕有巨幛。林纾则有不少巨幛，这也反

映了他作为画家的气派与风格。《畏庐诗存》中

有题曰：“比月来写大屏巨幛四十余轴，出入山

樵、梅花道人间（王蒙、吴镇），微有所得。倦枕成

梦，均在苍岩翠壁之下，或长溪烟霭，松篁互影，不

知所穷，仿佛泰山、石鼓、西溪、方广诸胜，戏作

《烟云楼卧游诗》。”流传的巨幛有《理安山色图》

《江亭饯别图》《篝灯纺织图》《秋擎夜课图》《匹

马从戎图》《梅阳归隐图》《万木草堂图》《缀玉轩

话别图》等。

作为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林纾常以画扇题图

与士大夫交往，固守传统文人画家的传统，所作之

画里散发着清新、朴厚的书卷气，与后来西风美雨

的民间习艺者不同，讲究的是意味深长、韵味十足

的写意。

光绪末年，他曾以吴文英词意为题，刻有山水

笺谱。郑振铎《北平笺谱序》：“至宣统中，林琴南

先生独取玉田、梦窗词意，制为山水笺，清趣盎然，

文人为笺作画，殆始于此。”［１９］所以郑振铎在刻传

《北平笺谱》时对林纾作品收录尤其多。

当然林纾长期为生计而卖画，也不乏涂染之

笔，也有随俗应酬之作，①有的甚至显得草率空

疏，精神漫散，皴擦无度，鲁迅当年因其名声所购

之作就非精品，造币易货而已。

　　四、“山水画里好题诗”：文人画的

代表

　　林纾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是传统文化坚定
的守护者，于传统艺术亦然。陈师曾认为：“文人

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

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②林纾可以说无不契

合，而尤以人品高洁和诗画合一为世所罕及。纵

观千年文人画，难觅可与其比肩者，后来者如陈师

曾也难企及。

林纾每画必题诗，对自己的题画艺术充满自

信，他曾对学生林仲易说：“我画不必传世，而题

画款格必传矣。”时人誉为“诗、书、画三绝”。题

画诗是林纾绘画艺术的精魂之所在。寒光评价：

“他的题画诗，的确太妙了，实在话说，假如他不

会古文，不曾翻译，只作诗、作画，也就够在中国名

人席上占一个位置。”［２０］

他本诗人，早年曾在福州参加诗社，于诗创作

自然娴熟，而且他作诗，素重感咏，作画题诗，正好

契合了他那颗感愤满怀的心，几于每画皆有题作，

无尺幅大小，率皆题之。有时一吟数十题，才情与

诗情表现无遗。“余客京师不为诗近三十年，辛

亥春，罗蒳东集同人为诗社，社集必选名胜之地，

每集必请余作画，众系以诗，于是稍复为之。”从

此，他为画题诗，一发不可收拾。《畏庐诗存》卷

上：“余每作一画，必草一绝句于其上，二年以来

作画百余帧，而题句都不省记，强忆得三首。”可

见其题画诗所写之多。《畏庐诗存》中收录其题

画诗５０多首，其实所做甚多，但不少随其画作散
失而湮没。其友李响泉的《清画家诗史》录其题

诗６首。③ 他的题画诗与画论是研究他艺术的不
可或缺的部分，要真正认识评论其艺术成就必须

从这方面用力，但由于他的作品流传并公布的有

限，这对于近代画家是一件悲哀的事。

“买山莫得且作画，诗情姑且藏画中。”诗画

一体而又皆有所成者，明清以来罕见矣。陈师曾

曾言：“文人不必皆能画，画家不必皆能文。”而并

擅者，其林纾乎！卓尔近代文人画巨擘，不遑多让

也。林纾则以独特的经历、旺盛的生命力和超人

的才学，再次将诗画融为一体并深感：“山水画里

好题诗。”《石遗室诗话》载：“琴南多才艺，能画能

诗，识苏戡后悉弃去，除题画诗外，不问津此道者

殆二十余年。”“题画诗已与吴仲圭、王山农、沈石

田诸人相仿佛，高者可追文与可、米元章。”让本

来不甚认同其诗的陈衍也不得不额手称道：“畏

庐近来诗境大进，在自然不假做作。”许其“是以

文家、画家法作诗者”，并不停地抄录在其诗话之

中，以事表彰，并坦言：“余实不如其隶事之渊

３１４

①
②
③

如《静悟室日记》录有涂尧语：“林琴南画庸俗且僵，最不堪目。”

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绘学杂志》，１９２１年。
李响泉：《清画家诗史》，中国书店影印本，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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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也。”

友人题赠其画亦多，也是品评其艺术的绝好

史料。陈衍虽不甚认同林纾，但其所传的《石遗

室诗集》中有赠诗题林纾画之作最多，迥出时人

之作。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写道：“丹青余事

且自课，坐待取醉朝朝堪。”郑孝胥《海藏楼诗集》

卷六有《严几道属题江亭饯别图林琴南所写》一

诗，专为林所题。严复《?野堂诗集·题畏庐晋

安耆年会图》：“兴来铺纸写云山，双管生枯兼润

燥，自言得法自吴（墨井）、王（石谷），定价百金酬

一稿。文章艺事总延年，六十容颜未枯槁。”［２１］

　　五、《春觉斋论画》：发文人画论

先声

　　“春觉斋”是林纾在北京的画室名，他曾著
《春觉斋论画》一卷。１９３５年由著名学者、书法家
顾廷龙整理作序出版。

林纾在《春觉斋论画》稿中写道：“新学既昌，

士多游艺于外洋，而中华旧有之翰墨，弃之如刍

狗，无论鄙夷近人之作，即示以名迹，亦复瞠然，尚

何论画之云。顾吾中国人也，至老仍守中国旧有

之学。前此论文，知审为狗吠驴鸣，必不见采于

俗，然老健之性，偏恣言之，今之论画亦尔。”他对

新文化健将们的感愤，一如力延古文命脉，故著为

画论。此书虽生前没有机缘刊布，但其所见所论，

幸得存世。世人皆以陈师曾所刊《中国文人画之

价值》为文人画张目之宣言书，实则林纾画论早

已着鞭，甚至较陈师曾所论文人画，更加全面而

深入。

林纾论画，首先主张 “无法不足以作画，无理

不足以成画，无趣亦不足尽画之妙，三者备而名家

矣，曾谓“画之一道，实兼法、理、趣三者而成”，除

此而外，他特重“韵”字，尤其强调山水画形与质

的表现、魄力与神韵的结合。“余则谓趣外尚须

韵之一字。作诗至神韵，为事已难，论画取神韵，

则倪高士其当之乎。”他更主张：“作画须书卷气，

非文人自高声价也，亦构思着笔，不落俗也。”

此外，他还提出绘画的“陶情养心”观点，认

为“西洋机器之图与几何之画，方称有用。若中

国之画，特陶情养心最妙之物”。主张绘画要重

传神，但也应该重形似，重合“理”。倡导一个画

家应该有多种风格，对“以为粉彩填砌即为俗，水

墨渲染即为雅”的论点提出异议，主张“法律须尊

古人，景物宜师造化”。

六、余说：文人画绝唱

自古以来，以人品论画格，从这点而言，林纾

堪称为典范，他虽以画为生，但不作媚态，以山水

寄托心情。他以生命作画，并以画法写诗，又画中

题诗，创作了典型的文人画。自他之后，大多走上

了职业画家的道路，如他是古文的殿军一样，他可

能也是千年文人画之最后大家与殿军。

奇人异彩，乃林纾之真实写照，写诗作画，乃

其本业，而译书作文却暴得大名，风靡神州，激荡

潮流，不期为新潮流所冲击，真是后浪推前浪。晚

清以迄民国初，在画界文坛，能与之比肩又有谁

何？尤其是居京师２０年，在其６０岁以后，他重新
拾起画笔，勤奋作画，以他的性格、学识、修养，其

创获自然可知，更何况他有恤亡救穷之责，以艺为

生，想必他只有立于画案前，才能驱散社会那些攻

击漫骂带来的不快，也只有于画案前寄情于山水

万物，才可真渲泄他那老而弥坚的文化情怀。

他画不自珍，德足取信，但因他在论战中败北

而顿失光芒，其作品除名家故友赏鉴之外，不再为

社会所捧、追求，而随着新生力量和海派名家崛

起，他的画作迅速褪色，有之者也多塞入筐中，以

至于遗忘。他生前为数可观的画作，今天得其下

落者也仅仅有数百幅而已，一如他８０余种译作和
几十种古文选本那样已成为化石，早已从图书馆

下架，大部分归于消亡。其书画作品尤甚，几乎没

有多少走进博物馆的视野，遑论在社会大众之中

遗存流传了。在风雨骤变的近１００年之中，数十
年来的文化虚无与浮躁，让这个风云一时的新时

代的弄潮儿成为了被彻底冷落和遗忘、甚至是被

曲解的人。

参考文献：
［１］朱羲胄．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一）［Ｍ］．北京：世界书局，１９３５．
［２］郑孝胥．海藏楼诗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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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局限于《东莱博议》而不及其他。其实，吕祖谦

是文章大家，还是有眼力的文章选家、评家，其

《古文关键》和《东莱博议》都被推为开山之作，为

人称道。他的《左传》学著述中，不独《东莱博

议》，其他作品，也有很高的写作水平，值得总结。

这两点应该都是其《左传》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４．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当时名噪一时，后
世影响深远。如王夫之就有《续左氏传说》，清人

《左绣》也是有意仿吕氏的研《左》之作。然而至

今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很少，这也是吕祖谦《左传》

学研究者今后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１］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Ｍ］．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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